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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成为实践智慧者

熊华军

摘 要: 从“教师”的字源学分析看，教师是站在关心孩子的位置上的人，在引路或指引方向的实践中，

包含了智慧的邀请、召唤。可见，成为实践智慧者是中西教师原初的使命。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理性出

发，教师的实践智慧指教师从一切为了学习者好的意向出发，在具体的教学情境中理解学习者的具体需

求，进而机智地采取促进有意义学习的行动。当前，面向学习者破碎的生活世界，教师需要生成教学机

智; 面对教学中的行政干预，教师需要养习教学理解; 面对自我的无所适从，教师需要贯彻教学意向。正

是在严峻的现实中，教师成为实践智慧者才显得如此重要。教师的实践智慧从哪里来? 这需要在爱、望、
信中贯彻教学意向，在敏感、同情和反思中开展教学理解，在情境、关系和身体中生成教学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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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为实践智慧者是教师原初的

使命

从现代汉语 “教”的构成看，它由“孝”和

“攵”组成。“孝”字的甲骨文写法，是一个头发

花白零乱的老者 “耂”，以手心拄在 “子”的头

上，合起来，就是一个“孝”字 ( 孝)。“攵”的

原文是“攴” ( 攴)，一指 “斧头”，后来用做父

母的“父”; 二指棍子或教鞭。这暗含了中国 “父

严母慈”、“棍棒出孝子”的文化传统。 “孝”与

“攴”相结合，便是 “教”。 “教”的第一层意思

是说，长辈以左手按着孩子的头，右手拿一根棍

子，说明是在打孩子的屁股。“打屁股”的目的也

是为了孩子“学”，“不打不成才”。《三字经》中

的“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就是这

个意思。“教”并不仅仅是单纯的 “打”的动作，

还包括“打”的智慧，如为了孩子成才，要知道

什么时候该打、知道以什么方式打。实践智慧的目

的在于让孩子觉悟: 他不仅要全身支撑老者，而且

还用手递上去一根拐杖 ( 这是 “教”的第二层意

思)，正如《三字经》中说的，“幼而学，壮而行。
上致君，下泽民”。

《说文解字》释 “教”为， “上所施，下所

教。”这里的“上”指的是自然世界之道，觉悟到

自然世界之道的人才能去 “教”，就是用自然世界

之道去启迪那些没有觉悟的人，来改正他们的错

误。 “教”的内容是教民 “有尊”、 “有亲”、
“孝”、“弟”、“大顺之道”，这里体现的正是 “圣

人”使民 “觉”的一种教化行为，而老子对此也

认为此乃圣人所为。因此，对于圣人 (圣在古文中

为聖，意为耳口之王，即用耳朵聆听自然之道，用

心体悟自然之道，然后将此自然之道传递给他人，

这样的人才是 “王”) 来说，首先存在的是天地本

身，然后体验天地之道，最后传授给学习者。而洞

见与传递自然之道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智慧。
“师”的古汉语是 “師”，由 “阜”和 “币”

合成。 “阜”即 “乾”。 《说文解字》释 “师”:

“师，两千五百人为师。”所以， “师”即 “众”
之意。有学者研究，“师”官在西周大致有三个方

面的职能
［1］: 一是军事长官; 二是行政长官; 三

是教育长官，“教人以道者之称也。”中国自古存

在的“以吏为师”的传统，便是对 “师”多重职

能的明证。从上看出，“师者”“居庙堂之高”，以

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实践智慧，“忧

其君、爱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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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汉语中有 “教”和 “师”这两个字，但没

有“教师”这个词。 “教师”这一词汇来自于西

方，其英 文 为 teacher。 teacher 来 源 于 古 希 腊 语

pedagogue。pedagogue 原来指的不是 “教师”，而

是担 任 监 护 任 务 的 奴 隶 或 卫 士，其 职 责 是 指 引

(agogos，leading) 孩 子 ( paides，children) 去 上

学。pedagogue 作为孩子的带路人 ( leader)，他站

在替代父母的位置上，不但指引孩子怎样去学校，

怎样回家，还包括陪伴孩子，并与他生活在一起，

以便更好地关心他。现在，关心学习者成长的任

务，绝大部分分派给了教师。这样，从词源学看，

教师是站在关心孩子的位置上的人，在引路或指引

方向的实践中，包含了智慧的邀请、召唤: 来吧!

跟着我! 我已学习过你们现在生活中的一切。尽管

我率先走过去并不能保证你也能走过去，但不管发

生什么，我都在这儿陪伴你，你可以相信我。［2］51

在西方，对“教师”的称谓有很多，如园丁、
灵魂的工程师、助产士、教练、乐队的指挥家、传

教士、学者、知识分子、专家。［3］
但只有导师 ( su-

pervisor) 一词，准确地阐明了教师与学习者之间

的关系。supervisor 的意思是“在高处往下看”，表

示极其有洞见的人。首先，他知道什么东西对学习

者来说是好的，什么不是好的; 其次，他不仅引导

学习者去学知识与技能，还指导学习者如何做人;

第三，他根据学习者的具体学习情况，因材施教。
汉语“导师”完全译出了 supervisor 的实践智慧的

内涵: 教师像一个向导，只是标识出 “学”的地

图，而导师不仅标识出沿途自然风光，还标识出人

文风光，鼓励学习者自己去欣赏、探究这些风光，

而不是代替学习者去冒险。

二、具有实践智慧的教师的特征

从“教师”的语词看，成为实践智慧者是教

师的原初使命。但自泰勒以来，实践智慧指的是，

教师以事先设计好的教学计划去指导教学，将书本

中确定的知识以有效的方式传授给学习者。这样，

以学习者掌握知识的多少作为衡量教师是否有实践

智慧的标准。在这里，实践智慧的运用等同于科学

技术的应用，即教师是一名合理运用科学技术知识

的技术人员，他完全以工业化大生产的模式来指导

教学，把教学看成一种单向的、线性的、确定的活

动，课堂成为灌输知识的场所，成为存储知识的仓

库，成为制造市场需要的人力资源的车间。当实践

智慧被科学技术理性 “座架化”后，教学是一种

技术性的活动。［4］

早在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对科学、技术和

实践智慧做过详细的区分
［5］。纯粹科学的特征是:

一是其研讨的对象是不可改变的、必然的和永恒的

事物; 二是一切科学既可以学习又可传授; 三是一

切科学遵循逻辑演绎的方法，其典范就是数学; 四

是一切科学都具有可证明的形式。技术的特征是:

一是其处理的对象是可改变和可制作的事物; 二是

技术的本质在于生产或制作; 三是技术受制作者的

观念和计划所指导; 四是技术的生产或制作不是目

的，而是手段; 五是技术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实践

智慧的特征是: 一是其所研讨的对象是可改变的事

物; 二是实践智慧的本质是一种不同于生产或制作

的践行，它伴随着反思; 三是实践智慧的践行本身

就是目的，也就是使人趋善避恶; 四是实践智慧考

虑的乃是对人的整个生活有益的事; 五是实践智慧

不只是对普遍事物的知识，而更重要的是对特殊事

物的知识，并且经验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不是通

过单纯学习和传授而获得的。
从上可知，实践智慧不同于纯粹科学，在于纯

粹科学把世界看作是可被证明的对象，它以求真为

其根本旨归。与单纯追求真理的纯粹科学不同，实

践智慧所关心的乃是在人的具体生活中去追求对于

人类整个生活有益的最大的善。另一方面，实践智

慧也不同于技术，技术只是工具或手段，按照某种

原理和规则去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反之，实践

智慧的践行本身就是目的，它关心人类自身的价值

和意义; 而且，实践智慧既不能学习又不能传授，

它需要的是实际生活的经验和特殊事物的知识。质

言之，以追求善为目标的实践智慧就决不能像纯粹

科学和技术那样，把一般的观念简单地应用于个别

事物，而是根据具体事物的情况去探索和摸索。
具体到教学过程中，一个真正有实践智慧的教

师，他把学习者看作为具体的学习者。“具体”首

先表征为，学习者带着自己的情感、经验、兴趣等

生活经历参与到教学中，还影响着教学效果。因

此，教师要面向这些具体的影响，并机智地对这些

影响施加影响，以促进学习; 其次，学习者自身的

生活经历，并不等同于教师自身的生活经历。教师

不能想当然地妄加决策，需在具体的教学情境中理

解具体的学习者。只有理解了学习者，才能有的放

矢地开展教学; 第三，理解基于理解的意向。理解

只能从一切为了学习者好的意向出发，而不能是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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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个意向既是教学理解的出发点，也是教学机

智生成的根本原因。
由上观之，教师要成为实践智慧者。一方面是

说，教师要智慧地同一个个具体的学习者打交道;

另一方面是说，打交道以一切为了学习者好的意向

为旨归。简而言之，教师的实践智慧指教师从一切

为了学习者好的意向出发，在具体的教学情境中理

解学习者的具体需求，进而机智地采取促进有意义

学习的行动。它具有如下的表征:

第一，意向性。意向性是实践智慧的出发点。
实践智慧不是空洞的，是亚里士多德阐述的，一切

技术、一切研究，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趋向

好。按照好的意向去实践就是智慧。教师可以表示

赞同或不赞同，但决不可能否认好的存在。不论教

师是遵从还是违反，好的意向都是实践的背景。因

此，从一切为了学习者好的教学意向出发，教师易

于识别什么对于学习者来说是好的，什么是不好

的; 也易于识别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
第二，理解性。理解性是实践智慧的路标，指

明了实践智慧在哪里产生。从一切为了学习者好的

教学意向出发，教师要理解具体的学习者，需要理

解他过去的学习经历、现在的学习状况、将来的学

习志向。如果教师毫不关心学习者的具体性，教学

就沦为机械加工厂，毫无生机可言。教学理解首先

显现为，教师激发了学习者的求知热情。教师能否

激发学习者强烈的积极情感，成了称职教师与优秀

教师的分界线。［6］
其次表现为，与学习者建立和谐

的师生关系，在一种和谐的师生关系中，学习者可

以完全投入到学习中，而不会感觉到学习是一种外

在于他的东西，因为学习就是他与教师打交道的过

程。
第三，机智性。机智性是实践智慧的展现。理

解的目的是为了机智地行动。教学机智意味着，教

师在出乎预料的和无法预测的教学情境中，采取瞬

间的、当下的和即兴发挥的行动。判断一名教师是

否优秀，看他是否有教学机智。教学机智表现在，

首先要正确对待学习者的成长，不能急于求成，要

有耐心; 要理解学习者的体验，对他的经历保持开

放，避免用一个标准的和传统的方式来处理情况;

尊重学习者的主体性; 教师对教学情境充满自信;

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学习者; 还要有临场的天赋

等。

三、教师成为实践智慧者是现实

的需求

教师成为实践智慧者，也是现实的迫切需求。
首先，与过去不一样的是，现在的学习者不得

不生存在不确定的环境中，甚至生存在一个支离破

碎的世界中。他的生存受到矛盾的世界观、断裂的

生活观、对立的价值观、冲突的文化观，以及其他

一些倾向于产生分化、瓦解、破裂的观点的冲击。
最近几年更是如此。把学习者的大脑当作空空如也

的“容器”，把他的心灵当作可以随便塑造的 “模

块”，是与他的生存状况不相容的，他必定有其独

特的生活经历，必定有自己秘密的情感空间，必定

有自己特立独行的看人、看物的视角……。如果他

的具体的生活经历被忽视和贬抑，就 “败坏了民

主、空乏了当代学生心灵”［7］。如果说，教学是迷

恋学习者成长的学问，它就涉及到对这些具体的影

响施加影响。教师只有机智地面向学习者的具体问

题，才能理解学习者的需求，也才能在学习者的心

灵上留下痕迹。
其次，从学校生活情况看，尽管当前学校都郑

重承诺一切为了学习者好，尽管分数决定一切、研

究能力至上等理念遭普遍诟病，但在日益强化的企

业性、技术化、科层制的教学管理中，教师成为完

成上级下达任务的“工具”，日益丧失了能动地理

解学习者的能力。他在成为工具的同时，也把学习

者当作“工具”来制造，不再理解学习者的外在

需求和内在情感，“发放各种职业证书，但却没有

提供丰富的理智教育”［8］。这种“制器”而非 “育

人”教学模式，正在产出既没有扎实的基础知识，

也不能进行当今社会所需要的综合思考与推理的学

习者。［9］

第三，从教学的悖论看，无数的矛盾、冲突、
对立和进退两难构成了教学体验。面对教师中心说

和学生中心说的教学理念的冲击，面对获取知识为

主和促进学习为主的教学范式的冲击，面对外在分

数至上和内在素质至上的评价机制的冲击，很多教

师往往不知所措，甚至发出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教

学的感慨。面对事实和价值的分离，面对经验和理

论的冲突，教师只有从好的意向出发，才知道如何

开展教学实践，才知道如何提升教学能力，才知道

如何面对外界的干扰，独立地对教学事件进行阐释

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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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面对学习者破碎的生活世界，教师

需要生成教学机智; 面对教学中的行政干预，教师

需要养习教学理解; 面对自我的无所适从，教师需

要贯彻教学意向。正是在严峻的现实中，教师成为

实践智慧者才显得如此重要。

四、让教师成为实践智慧者

实践智慧从哪里来? 实践智慧是教师从一切为

了学习者好的意向出发，在理解特定的教学情境中

采取的机智性行动。实践智慧首先需要教师贯彻一

切为了学习者好的意向; 其次，需要教师在教学意

向中理解学习者的具体需求; 第三，需要教师在理

解的基础上，采取为了学习者好的机智行动。
(一) 在爱、望、信中贯彻教学意向

教学必定有其意向性，否则就是虚无。教学意

向性表明，由于学习者的心智没有完全发育成熟，

需要教师的操心，不能放任他无目的地成长。操心

是为了学习者好的操心，表现为爱、望、信。
爱。就像学习者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一样，教

师也不能选择自己的学生。在教学中意味着，师生

彼此把教学当成自己可以依寓和逗留的 “家”，是

带着对彼此的爱相遇的。爱不是溺爱，也不是偏

爱，是博爱。博爱是无条件的、无偏见的，是面对

具体学习者的具体的爱。爱什么? 爱他的过去的经

历，爱他现在的困惑，爱他将来的筹划。在爱中，

教学与学习者共在。［10］

望。望不是无望，无望指教师与学习者根本没

有任何关系; 望不是绝望，绝望指教师已撕裂了与

学习者的任何关系; 望是希望，希望指教师对学习

者发展的各种可能性的耐心和容忍，它是教学爱的

延伸。那就是说，不管教师失望过多少次，他都执

著地认为，学习者能发展自己的独特个性，他能创

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他是引领未来发展的领航

员。
信。信勾连了爱和望。信不是无信，无信指教

师不信任学习者的能力，剥夺了他自我超越的机

会; 信不是迷信，迷信指教师过分地信任学习者的

能力，以至于他走上了歧途; 信是信任，既有相

信，也有责任，是在承担责任中相信学习者。教学

中的责任指，教师为了学习者的成长，无偿地付出

自己的心血; 教学中的相信指教师要创设各种机

会，放飞学习者的希望。打个比方来说，教师是风

筝线，学习者是风筝，教师不干涉学习者在蓝天中

翱翔，同时也要规范翱翔的方向。这和 “导师”
的意蕴不谋而合。

(二) 在敏感、同情和反思中开展教学理解

如果说，教学的意向性就像跑道的起点，那

么，教学的理解性就是跑道，它规定起点何所来何

所去。这个跑道是由敏感、同情和反思铺成的。
敏感。在具体的教学情境中理解学习者的具体

要求，是教学最根本、最本质的任务。这种理解首

先是一种敏感的聆听、观察、阐释、示范，如洪堡

特看到的，它是瞬间的。［11］
聆听指不仅听到学习者

的言中之意，还听到言外之意; 观察指不仅看到学

习者既有的问题，还看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阐释指

不仅说出学习者的所思所想，还说出他的未思未

想; 示范指不仅展示出最好的一面，还展示出没有

最好只有更好的一面。
同情。敏感是在同情中的敏感。“同情”的汉

语语义首先是“相同的情感”。“同情”的英文是

sympathy，它由 前 缀 sym ( 与……在 一 起，with)

和词根 pathy ( 情感，feeling) 组成，意思是 “与

情感在一起” (with － feelings)。“同情”表明，教

师不仅与学习者的身体相遇，而且还投入地去理解

学习者的内心世界。具备同情心的教师，能分辨学

习者的声音、眼神、动作和神态的细微差异，并且

能读懂这些细微差异背后的意义，进而采取恰当的

行动。
反思。“敏感”与“同情”产生于教师对教学

的反思 ( reflection) 中。 “反思”指 “再思考”、
“反复地思考”，在思考已发生的教学事件中，找

出将要行动的经验与教训。范梅南认为，教师需要

四种反思能力
［2］134 － 135: 行动前的反思—这种反思

能力，有助于教师以有备无患的方式处理教学事

件; 行动中的反思—这是一种临场性的反思能力，

它使教师当机立断地做出决策，维持教学秩序; 全

身心的关注—这是一种融入身体的反思能力，它使

教师下意识地参与到教学实践中; 追溯型反思—这

是一种对过去行为反思的能力，它使教师在追问

“我本应该怎样做”的过程中，更加深刻地理解学

习者。
(三) 在情境、关系和身体中生成教学机智

既然教学的意向性是起点，教学的理解性是跑

道，那么，教学的机智性是跑者从起点出发，沿着

跑道跑的过程。机智指在复杂而微妙的情境中迅速

地、十分有把握地和恰当地行动的能力。教学机智

在情境、关系和身体中生成。情境是教学机智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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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情境又是在师生关系间展开的，师生关系

是教学机智生成的动力。师生关系又是身体间的交

往，身体是教学机智生成的载体。
情境。教学机智不在抽象的理论中产生，也不

在过去的经验中产生，它产生于具体的学习者所处

的具体情境中。［12］
教学机智对情境有独特的敏感。

并不是教师与学习者在一起的每个情境，都能产生

教学机智。只有那些产生 “好”的情境，才具有

机智性。如教师观察到某个学习者经常无精打采，

这并不是教学机智。教学机智是说，这样的情境令

教师感到不安，并促使教师采取行动: 不是公开地

批评，而是在课间休息中，请这个学习者来到休息

室; 然后与他促膝谈心; 最后，这个学习者很感

动，觉得教师在真心关心他，并立志好好学习。［13］

这样的情境就生成了教学机智。
关系。教学具有规范性，它始终与区分什么对

学习者好，什么对学习者不好的分辨能力有关。［14］

规范性的教学关系具有两个特征: 一是教师即父

母。师生关系与同志关系、商业关系等不同，它是

一种替代父母的关系，即教师把学习者当作自己的

孩子，而不是朋友、顾客或当事人，尽可能地协助

父母完成其“成人”的抚养责任。二是教师即知

识。教师不仅仅向学习者传授知识，实际上，他以

自己的人格体现了他所教授的知识。从某种意义上

说，教师就是他所教授的知识。当教师与知识融为

一体后，教学也就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同时，

学习者也成了教师生命华章中跳动的乐符。只有在

规范性的关系中，教学机智才得以产生。
身体。教学机智通常不允许教师停顿下来进行

反思、分析情况，然后仔细考虑各种可能的选择，

接着决定最佳的行动方案，最后付诸行动，它是投

身于为了学习者好的瞬间行为。“机智”的英语是

tact，其词根来源于拉丁语 tactus，意为 “接触”、
“触摸”，与 “身体”具有本源上的勾连。因此，

所谓教学机智，就是教师对学习者身体上的留意，

或者是教师的身体采取的不假思索的行动。“在教

学中，你一旦忘记了你的学生有躯体，那么你将遭

到失败”。［15］
一方面，教师能从学习者的言语、眼

神、表情、姿势中，读出学习者的所需所求，进而

采取恰当的行动; 另一方面，教师运用自己的言

语、眼神、表情、姿势调和教学气氛，或者以身作

则，告诉学习者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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